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绝招 是 克 故 制 胜 的 一 种 非 常
手段 。

动物 的 绝 招 很 有 趣。笔 者 童
年，曾 用 装 置 机 关 的 铁 丝 笼 关 住
一只 黄 鼠 狼 ，见 它 伸 腿 躺 倒 一 劝
不动 ，已 经 饿 死 了 ，即 打 开 笼 门
提将 出 来 ，放 在 鸡 群 中 展 览 。正
当鸡 们 侧 头 瞪 眼 发 出 惊 愕 的 叫 声
时，突 然 ，黄 鼠 狼 翻 身 跃
起，闪 电 般 咬 住 一 只 小 鸡 的
咽喉 ，飞 窜 墙 头 ，旋 即 不 见 。

“ 死 里 逃 生 ”、“顺 手 牵 羊 ”
这两 招 真 绝 。

人的 绝 招 ，更 是 百 花 齐
放，各 有 千 秋。有 武 招 ，也
有文 招。这 “武 ”招 ，常
见于 生 活 中 用 来 制 住 对 方 ，
得到个 人 所 求。据 报 载 ：某
女影 星 出 国 ，到 美 国 驻 华 使
馆办 签 证 时 ，在 “移 民 嫌
疑”这 一 关 不 顺 ，主 办 人 要 盖

“ 拒 签 ”章 。女 星 先 是 哀 求 ，后
是大 哭 ，也 无 济 于 事 。接 着 施 展
绝招：“不 给 签 证 我 就 死 在 这
里！”径 直 向 主 办 人 办 公 桌 上 撞
去（被 人栏 住 ）。主 办 人 擦 擦 头
上冷 汗 ，在 女 星 那 护 照 上 签 了
字。女 星 哈 哈 大 笑 ，又 蹦 又跳：“

我出 国 了 ！我 出 国 了 ！”
绝招 ，绝 在 针 对 要 害 ，出 其

不意 ，攻 其 不 备 ；有 时 也 反 其 道
而行，即 出 其 “有 意”，攻 其

“ 有 备”。比 如 神 通 广 大 的 “智
者”，洞 察 对 方 胃 口 之 所 好 ，精
神之 所 求 ，手 头 之 所 需 ，施 展 的
绝招 ，命 中 率 就 甚 高 。

但是 ，绝 招 再 绝 ，总 有 破
绽。“西 望 长 安 ”中 的 李 万 铭 ，
其“以 假 乱 真 ”的 绝 招 ，撂 倒 了
多少 文 武 将 官 ，得 以 逍 遥 尘 上 。

到后 来 其 败 露 的 破 绽 是 ：他
身上 那 张 珠 光 宝 气 的 “虎
皮”是 “人 造 革 ”，终 没 有
逃过 老 猎 手 那 锐利 的 眼 光 。

孔雀 ，自 恃 全 身 “百 分
之百 ”的 美 ，能 倾 倒 观 众 博
得喝 彩 的 绝 招 是 “开 屏”。
破绽 是 它 在 陶 醉 之 时，转 过
身去，便 露 出 了 屁 眼 。

绝招 既 有 破 绽 ，就 有 对
付之 法 。笔 者 获 悉 灵 药 三
味。之 一：“脑 立 清”，功

能是 冷 而 静 ，祛 热 ，降 压 ，亮 眼 ，
灵耳。有 意 服 用 ，长 备 不 懈 ，

“ 突 袭 ”之 类 的 绝 招 就 不 得 逞 。
之二，“虎 骨 熊 肚 膏”，贴 在 腰
部，能 使 脊 梁 骨 硬 邦 邦 ，足 以 抵
档专 攻 “软 骨 ”之 绝 招 。之三 ：

“ 冬 眠 灵”，当 口 角 流 涎 ，神
魂颠 倒 ，手 心 发 痒 的 顽 症 发 作

时，适 量 服 之 ，闭 后 门 谢 客 ，修
心养 情 ，则“送 货 上 门 ”的 绝 招
就不 灵 了 。

绝招 不 绝 ，事 在 人 为 ！

渡口

芦丁

渭河 象 一 条 灰 黄 的
丝绦 ，从 黄 土高原 软 软
地飘 落 下 来 。南 岸 是一
家国 营 农场 ，河 滩 上 有
丰盛 的 蒿 草 ，有 一个 公
共车 站 ，可 直 达古城 。
北岸 是 星 罗 棋 布 的 乡
村。村 里人 要 过 河 割
草，要 进 城 采 购 、观
光，而在 蛾 里 吃 公 家饭
的乡党 回 家 抄 近 ，都必
走这儿 过 河。于 是 ，这
里就 有 了 一 条 水 路 ，一
个不 算 真 正 渡 口 的 渡
口，一 条 四 季飘 泊 于 水
面的 平底 船 。

据说 早 几 百年 ，或
更早些 ，这 里 有过 辉 煌
和繁 荣 ，是一个商 旅 麋
集的 码 头 ，南 北交通 要
衢，是咸 阳 古渡一个 重
要组成部 分。还 传说 ，
那个老 佛 爷 慈 禧 从 京城
逃出 ，往 咸 阳 去 时，就
是从这儿过 河 的。这 只
是人 口 流 传 ，并 无 实

据。如 今，这 里 只 是一
个没 有 固 定 码 头 的 码
头。春 夏 ，河水 胖 了 ，
胖到 哪 儿 ，哪 儿 就 是
岸，人 就 从 哪 早 上 船 。
秋冬 ，山 寒水 瘦 ，河就
变得 象 一个 俏 女 子 ，任
船在 柔 滑 冷 艳 的 胸 上来
回揉 搓 ，河 面 就 荡 起 浅
浅的 涟 漪 ，浅 浅 的 笑 。

一群 人 过 来 ，一群
人过去。拽 着 黎 明 ，驮
着黄 昏。男 人 、女 人 ：
年青 的 、苍 老的 ；端庄
俊秀 的 ，丑陋 萎 琐 的 ，
都要 从此 岸 渡 到 彼 岸 。
生命 匆匆 ，岁 月 匆 匆 ，
河水 匆 匆。先 秦 后 汉 ，
上下 五千年 ，多 少壮 伟
的人事 ，都被 无限广 袤
的时空 淹 没，只 有船 和
浆永在 。

前几年 ，过 一人收
一毛钱。忘 了 带 钱，或
不想 掏 的 ，摆 渡 的 一
笑：没事 ，上船 吧 ！近

二年 ，过 一 人 要 收 五
毛。摆 渡 的浑身 攒劲 ，
把船 撑得利 刃 一 般 风
快，切 割 着清清 瘦 瘦 的
河面 。

一日 傍 晚 ，有老者
走到 河 边 。浑 沌 的 目
光，在 不 远处一段 窄 窄
的河 面上搜寻。那段水
面，一 到 秋 冬 ，水 极
浅，几块粗 黑 的 石 墩 伸
向河心 。他年 佟 时 挽起
裤腿 ，只 需 摸 准 石 墩 ，
就能 走 到对 岸 。然 而 ，
此时 老人 失 望 了 。他没
有发 现 那 摆 渡 的 在 偷 偷

窃笑 哩 ！
“ 上 船 吧 ！”传来

一声 喊 。喊 声 爆 出 冷 冽
的回 音，惊 得 枯 林 里 的
家雀 “轰 ”地 一 声 飞
炸，射 向 深 远 缥 缈 的 天
际。老人 的 目 光，追 随
这群 漫 无 目 标 散 飞的 小
生命 ，在 空 廓 的 苍 穹 ，
划一 道 不 定 的 弧……然
后，他 抬脚 朝 平底 船 走
去……

夕阳 ，正 从 晚烟 濛
溟的 地 平 线 上 消 逝 。

留给 渡 口 又一个 缄
默的 夜……（题 图 林 涛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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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我
的
记
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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沿
着
这
条
山
路，

拐
进
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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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
是
那

片
樱
桃
林。

五
月，

是
个
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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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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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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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年
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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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
片
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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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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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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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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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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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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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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虹
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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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今
林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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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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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
大
福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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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
时
的
朋
友，

尽
管
我
们
年
龄
悬
殊
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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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我
们
很
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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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今
分
别
已
近
二
十
年，

却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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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的

去
处。

那
时
他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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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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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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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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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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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
理
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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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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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五
月，

我
和
小
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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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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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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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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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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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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挂
满
了
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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贪
嘴
再
也
无
法
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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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们
象
群
猴
子
纷
纷
爬
上
了
树，

谁
知
果
子
还
未
吃
上，

就
当

了
《
俘
虏
》
，

他
倒
喜
欢
起
我
了，

也
许
是
几
声
甜
甜
的
叔

叔
把
他
叫
乐
了
吧。

就
这
样
我
们
成
了
朋
友。

两
年
后，

他

复
员
了，

他
不
愿
回
那
个
很
苦
的
老
家，

部

队
考
虑
他
是
个
孤
儿，

又
荣
立
过
三
等
功。

就
把
他
安
排
在
营
房
处
当
了
正
式
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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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

此，

他
就
常
年
栖
居
在
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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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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矮
的

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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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，

他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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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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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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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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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
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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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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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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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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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
至
今
无
从
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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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
的
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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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
许
是
他
的
随
心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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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隐
隐
记
得
他
常
爱
唱：

《
妹
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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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何
方，

相
思
之

苦
愁
哥
哥
…
…
》
我
问
他
为
啥
不
回
家
看
妹
妹，

他
摸

着
我
的
头，

若
有
所
思
地
说
我
真
傻。

七
O
年
我
参
军
了，

如
今
我
回
来
了，

迫
不
及
待

地
去
找
他，

然
而
听
人
说
他

早
在
七
一
年
那
个
樱
桃
满

林
的
季
节
就
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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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在
家

乡
找
了
一

个
比
他
大
五
岁
的

两
个
孩
子
的
寡
妇，

同
她
结

了
婚。

那
位
寡
妇
就
是
他
日
夜

想
念
的
妹
子
么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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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我 与 小 我 （散 文 ）
王坤

我甩 着 书 包 ，跳 着 通 过 建 筑 工 地 石 灰 坑上 架
着的独木 桥，心 里 感 觉 很 良 好。今 天老师 留 了 篇
题目 为 《我 》的 作文。我，伟 大 的 我，被 社 会 承
认的 十 四 岁 的 我……灵 感 撞 击 着 思 维 ，我 心 中 的
草稿 在 一 层 层 升 华……

进家 门 ，就 见 妈 妈 那 不 信 任 的 目 光 在 我 脸上
宙视 ，我 立 即 对 抗 性 地 掉 过 头去 。不 知从 哪 天开
始，妈 妈 发生 了 变化，变得 处处 对 我 认 真 起 来 ，
我的 一句 话，一个 行 为 她 都 要 分析 一 番 ，有 时还
请教 别 人 ，使得 我难 于 与 她深 谈 ，继而 她 那 令 人
哭笑 不 得的 疑 虑 和朝 着 她想 象 方 向 发 展 的 误 解
又使 我 反 感。我 们 之 间 出 现 了 隔 膜 ，她那双 眼睛
也变 得 象警惕性 极高 的 鹰 目 ，老 盯 着 我，还 总 说
我现在 变 得 不 象 个 样 子 。

“ 放下书 包 又想 出 去 玩。”妈 妈 总是 那 么 肯
定自 己 的 臆 想 和 判 断 。

我故 意 将 书 包 最 重 地 摔 存 床 上 ，转 身 进 了 厕
所。

妈妈

叹了 口 气
进了 厨
房，还不
时地 探 出
头来 。

我又
故意 着 不
起来 。

“ 是
在拉井绳
呀还 是 掉
进池子 里
了？一 蹲
就这么 长
时间 ，就
是不 想 学
习。”妈
妈终于 叨
叨起 来 ，

“ 你 看 人

家小 红 ，啥 时候 到 人 家
家去，啥 时候 见她趴在
桌上学 习 ……”

我将 水 箱 拉 得 山
响，哗 晔 的 水 声 湮 没 了
妈妈 的 叨 叨。小 红 是 小
红，我是 我 。

我蹲 得 腿 麻 了 才 站
起身 来 回 到我 的 房 间 。

“ 你 光 坐 着 干 什
么？”妈 妈可 真 及 时 ，
我刚 坐 下 她 便 推 门 进
来。

我掂 过 书 包 ，取 出
作文 本摊 开来 。得 先 把
作文 做 起 ，否 则 心 中 灵
感的 潮 水 在 这 个 不 愉 快
的气氛 中 非 得退尺 。

“ 怎 么 先 做 作 文 ？
收起 来 ，先 做 数 学。”
妈妈 又 总 是 这 样 武 断 ，
不考 虑 我 的 情 绪 与 兴 趣。“对 数 学 很 爱 好 的 孩 子
才能 考上大 学，我 是 调查了 多 少 个 大 学 生 的 家 长
才这 样讲 的 ，他 们都是 那 样，一 回 家 先 做 数 学 ，
那样脑 筋 才 灵 活。”

别人 的 习 惯 在 妈 妈 那 儿 成 了 真 理 。
也真 难 为 了她，可怜 天下 父 母 心 啊 ！
我不 愿 让她 再喋 喋 下 去 ，便 收 起 了 作 文 本 ，拿

出了 数 学 书 。妈 妈 高 兴 地 拉 上 门 去了 ，我 立 刻 将
数学 书 推 到 了 一 边 ，又 拿 出 作 文 本 。对 于 妈 妈 我
也不 得不 采取 些 战 略 战 术 ，强 攻 硬 守 的 反 驳 与 辩
白己 不 是 办 法 了 。

我瞪 眼看 着 作 文 题 《我 》。《我 》也 看 着

我。在外头跳
石灰坑 的 时候
还是 “伟 大 的
我”的 我，回
到家 里 竟 然 变
得小 得 不 能 再
小，甚 至 寻 不
到自 己 的 影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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